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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一代人成长
鲍世修

2017 年， 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传世名著 《红星照耀中国》 （《西行漫

记》） 出版和他所拍摄毛泽东头戴红星

八角帽照片问世 80 周年。 我是一位年

近上寿的老者， 回眸往昔， 斯诺的这两

件作品， 伴随我从少年、 青年到壮年，
再到老年， 将近走过了一生， 给我以知

识、 史实、 眼界、 智慧， 乃至影响了我

的人生走向。
当下， 很多人对上述这两件具有国

际历史意义的文化遗产， 已相当生疏。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 我来讲点 陈 年 往

事， 也许不无裨益。
上世纪 20 年代末， 我出生在江苏省

北部的一个文化和教育昌盛的小县城东

台。 1931 年日本发动 “九一八” 事变后，
全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涨， 抗日救亡斗争如

火如荼展开。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1934
年到 1938 年， 当我在家乡读小学期间，
自己脑海里就比较模糊地知道， 在全国

抗日战线除由国民政府蒋介石领导的军

队外， 也还有着一支由中国共产党毛泽

东和朱德领导的抗日武装。 不过， 由于

当时东台县城的所有宣传舆论工具都由国

民党县党部所掌控， 因而， 也就不可能出

现任何有关 “朱毛” 的正面事实报道。
1939 年 ， 为逃难 ， 我随家人从东

台迁居到上海 ， 有幸进入上海 一 所 名

校、 当时位于杜美路 （今东湖路） 的浦

东中学就读。 就在我念初中一年级时，
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一家位于威海卫路

的公共图书馆翻阅外文旧杂志时， 一本

出 版 于 1937 年 1 月 25 日 的 美 国 《生

活》 杂志闯入我的眼帘； 让我喜出望外

的是， 该刊第 9 页， 登载有一张醒目的

人物照， 那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于 1936 年拍摄的那张头戴红星八角帽

的毛泽东戎装照。
在此之前， 从国民党把持的舆论报

道中， 人们看到的所谓 “赤匪”， 可是

个个 “面目狰狞”， 但看到这张照片后，
共产党领导人在我的脑海里， 却有了一

种可敬、 可亲的印象。
正是在初中时期， 我听说美国记者

写了一本介绍共产党和红军的 《红星照

耀中国》， 1937 年就已出版， 译者为躲

避国民党的书报审查， 将书名改为 《西
行漫记》， 乃青年人必读之书。 但当时年

幼， 心虽向往却不知从何处才能觅得。
1945-1947 年， 我在上海光夏中学

读高中 。 1946 年 6 月 ， 国民党政府撕

毁 “双十协定”， 大肆进攻解放区， 青

年学子对国民党政府违背民意打内战的

做法十分不满， 因而也就更多地希望了

解共产党， 于是 《西行漫记》 一书， 便

成了大家竞相找寻的 “宝典”， 我也热

望能尽早找到一本。 当时， 我的学校位

于慕尔鸣路 （今茂名北路） 福煦路 （今
延安路） 北， 所以我常到离学校不远的

福煦路上的一家进步书店 “作家书屋”
查询， 却始终未能如愿。

1947-1949 年 ， 我 在 同 济 大 学 读

书， 课余生活极其丰富多彩。 学生社团

像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 在这些社团

里， 男女同学唱着 《山那边哟好地方》
《你是灯塔》 和 《团结就是力量》 等革

命歌曲， 跳着秧歌舞， 聚到一起， 畅议

时事形势走向。 在这种大家都在关心未

来将要进入一个怎样的新天地的情况下，
《红星照耀中国》 便成了渴望进步的青年

最希望阅读的书籍之一。 我从同宿舍的

地下党同学那里获悉， 他们手里确有这

本书。 由于国民党当局查控甚严， 传阅

很是危险， 我只能失之交臂。 同学在我

耳边悄悄介绍的书中主要内容， 为我打

开了一道探究新世界的缝隙。
1949 年后 ， 我参加工作 ， 但岗位

的性质令我无暇阅读 《红星照耀中国》，
只好将这愿望继续留在心里。 但上世纪

60 年代， 我开始专门从事毛泽东军事

思想研究， 这本书便成了我常置案头的

读物。 了解越深入， 便越能感受到它不

朽的伟大力量。 它以一支心灵驱动的笔

打动人心， 以一颗真挚透明的心影响世

界， 它与年轻人的心跳频率是一致的，
令人热血沸腾。

被毛泽东誉为 “纯粹的人” 的加拿

大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 在致友人的信

中表明他为什么要下决心前来中国参加

抗战， 曾动情地说：“请读埃德加·斯诺

的 《红星照耀中国》 和史沫特莱的 《中
国红军在前进》 吧， 读后你们必将与我

同感。” 印度年轻优秀的柯棣华大夫受到

“红星” 一书的启示和鼓舞， 也毅然来华

支援中国革命斗争。 他们自豪地说： 若

问我是接受了谁的 “命令” 来到延安的，
那么， 我的回答是： 我是接受了斯诺写

的 《西行漫记》 的 “命令” 来的。
许多读过 《红星》 一书的年轻人，

如同他们的初恋一样， 永远也抹不掉青

少年时代启示灵感之源的记忆。 多年在

北京外国语学院 （今北京外国语大学）
任教的外籍教师柯鲁克在 1988 年撰写

的 《〈红星〉 指引我到中国来》 一文中

回顾道：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人时， 我

的人生道路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

因为读了斯诺的 《红星照耀中国》。 在

过去的40 多年中， 我和妻子伊莎白是在

中国度过的， 并且以中国为家， 其中部

分原因， 也与读 《红星照耀中国》 有关。
当 《红星照耀中国》 于 1937 年首次出版

时， 我在西班牙国际纵队战斗， 那时我

被派到后方执行任务， 有机会读到了此

书。 斯诺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的报道打

动了我： 五次反围剿， 伟大的长征———
特别是强渡大渡河、 夺占泸定桥、 穿越

大 草 地……这 些 都 使 我 动 心……1947
年， 我终于到了中国的解放区。”

柯鲁克先生在文中提及的妻子伊莎

白 （亦译 “伊莎贝尔”） 已 102 岁， 今

天仍然就在我们身边。 她应当是这往事

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人。
在中国近现代史各个时期﹐都有大

批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进步事

业﹐他们中的不少人不顾个人安危﹐深

入到社会基层和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

者斗争的第一线﹐向世界报道﹑介绍中

国的实况﹐帮助中国人民赢得国际上的

同情和支持。
在长期交往中， 他们同新中国老一

代的国家领导人建立了一种彼此高度理

解和信任的私人关系， 而这种关系上升

到国与国之间层面， 就得到了进一步升

华， 使他们笔下的传播文字， 神奇地转

化成一种力抵千钧、 实现国与国之间重

大外交战略的推动力量。 美国总统尼克

松正是看了斯诺发表在 《生活》 杂志上

的对毛泽东的访谈文章， 才迅速决定让

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 因为在这篇文

章里， 斯诺透露了主席对他说过的这样

几句话： 欢迎尼克松到中国来， 不论是

作为游客， 还是作为总统———他上了一

架飞机就可以来。
众多国际友人关于中国的报道， 今

天来看， 仍有巨大的历史文献价值。 这

些报道记录了中国的政治、 经济、 文化

和社会情况， 以及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

寻求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历程。 他们

留下的这些纪实， 不少已被公认为是了

解中国近代史的必读课本。 他们关于中

国革命和对敌斗争的外文著述， 由于其

明显的进步性质， 往往很快就被译成中

文， 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 从而影响和

教育了一大批青年读者， 促使他们积极

地投身到争取民族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

洪流中去。
斯诺一生 为 传 播 正 确 的 中 国 国 家

形象的努力 ， 体现了人类追求 进 步 和

公正的良知 ， 永远值得中国人 民 铭 记

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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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钱锺书先 生 的 《围 城 》 里 ， 有

一位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文 学 博 士

学位后归国的女留学生苏文 纨 。 其

实 ， 《围城 》 里与法国以及 里 昂 大

学相关的人与事 ， 似乎尚不 止 于 苏

文纨。 如果说 1911 年前留日学生曾

一度独占清末留学之鳌头 、 1910 年

后 留 美 学 生 继 之 声 誉 鹊 起 的 话 ，
1920 年代之后 ， 留法学生在现代留

学热潮或留学运动中则占有 重 要 的

一席之地。 不过， 很长一段时间里，
留学法国为人所熟知者 ， 大 概 是 留

法勤工俭学 ， 实际上 ， 在现 代 留 法

史上 ， 持续时间更长 、 影响 亦 更 为

久远的 ， 大概是里昂中法大 学 。 鉴

于当时在里昂大学读书的中 国 留 学

生 ， 绝大多数来自北平中法 大 学 及

里昂中法大学 ， 故说苏文纨 为 里 昂

中法大学的留学生亦不为过。
有关里昂 中 法 大 学 的 作 品 ， 除

了 《围城》， 现代文学史上至少还有

两部长篇小说与之相关且值得一读，
一部是苏雪林 （1897-1999） 的 《棘

心 》 ， 另 一 部 则 是 徐 仲 年 （ 1904-
1981） 的 《双尾蝎》。 二人均为 1920
年代初期留学里昂中法大学 者 ， 且

所学均为文科 ， 后来二人又 都 走 上

了文学研究的道路 ， 所不同 者 ， 苏

雪林的主业为中国文学研究 ， 而 徐

仲年终身致力于法语教育 、 法 国 文

学的翻译及研究 ， 且在文学 创 作 方

面 亦 有 不 菲 成 绩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仅归国后的 30 年 代 至 40 年 代 ， 徐

仲年在教学工作以及学术研究之余，
创作完成并公开出版的文学 创 作 著

述就有：

散文集： 《陈迹》 《海外十年》
（回 忆 录 ） 《沙 坪 集 》 《流 离 集 》
《旋磨蚁》 《春梦集》；

长篇小说 ： 《谷风 》 《七色的
霓虹》 《彼美人兮》 《双尾蝎》；

短篇小说集 ： 《人间味 》 《鬻
儿集》 《双丝网》；

长诗： 《逝波》；
剧本： 《大青山》

上述这些 著 作 ， 我 不 仅 在 复 旦

大学图书馆中多能检索到 ， 甚 至 在

哈佛大学的图书馆系统中亦能找到。
这不仅说明在抗战那个极为 艰 困 的

时期徐仲年先生依然勤于笔 耕 、 成

绩 斐 然 ， 而 且 他 的 这 些 文 学 创 作 ，
在当时也是具有一定影响的。

二

《双尾蝎 》 是 一 部 以 留 法 学 生

及其生活为主体的长篇小说， 分上、
中 、 下 三 部 。 上 部 1937 年 6 月 30
日完成于浙江嘉兴。 此部包括出国、
留学两部分 ， 以杨明辉 、 袁 瑛 夫 妇

双获博士学位 ， 且爱情家庭 经 过 了

小小波折之后仍得圆满保全 ， 计 划

返国为主要内容 。 中部以归 国 及 国

内生活为线索 ， 结合 “九一 八 ” 事

变之后国内局势的变化 ， 描 写 归 国

留学生们在国家民族遭遇外 侮 之 时

如何独善其身又如何兼济天 下 ， 其

中有不少对于留学生毫不隐 晦 的 批

评 ， 对于当时国人多少有些 盲 目 的

“留学热” 亦有不少反省， 读之印象

深刻 。 第三部分则是以余家 煌 与 裴

玉卿这一中一洋之间的结合 作 为 开

篇 ， 而具有莫大反讽意味的 是 ， 在

法国巴黎大学获得优等成绩 学 成 归

国 且 秉 性 仁 厚 的 大 学 教 授 杨 明 辉 ，
竟然一变而成为上海滩上一 个 私 携

枪支 、 为妻复仇的 “基督山伯爵 ”。
故事情节发展几乎完全颠覆 了 同 时

期一般留学生文学的叙事模式。
《双尾蝎 》 第 三 部 分 以 袁 瑛 之

死 、 杨明辉失踪以及余家煌 、 裴 玉

卿结合开篇 ， 似乎喻示着一 个 看 似

美满 、 理想的留学故事的悲 剧 性 的

结束 ， 以及一个更具有生命 力 的 土

洋结合的爱情故事的开启 ， 再 次 印

证 所 谓 “适 者 生 存 ” 的 丛 林 法 则 。
但令人意外的是 ， 小说并没 有 如 此

安排 ， 原以为熟悉本土生存 法 则 的

余家煌 ， 竟然也惨遭毒手 ， 未 能 幸

免 。 反倒是原本为白面书生 、 手 无

缚鸡之力的杨明辉 ， 一变成 为 淞 沪

抗战时期市民团体反奸肃谍 组 织 的

领导人 。 徐仲年本人竟然有 过 与 杨

明辉颇为相近的经历， “我自己呢？
受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国 际 宣 传

委员会之嘱 托 ， ……主 持 法 文 宣 传

与法语播音。” 这段经历及见闻， 无

疑为杨明辉在妻亡之后的救 国 与 锄

奸 ， 提 供 了 情 感 基 础 和 生 活 积 累 。

而《双尾蝎》 这样一部原本以留法学

生的留学与归国生 活 为 题 材 线 索 的

小说 ， 亦正式转入 到 国 破 家 亡 的 抗

战语境之中 ， 原本 怀 着 学 术 事 业 之

梦想的杨明辉 、 袁 瑛 夫 妇 ， 也 就 此

卷进战争与个人恩 怨 的 漩 涡 之 中 且

不得善终。
小说第三部分的淞沪抗战， 无疑

是同时期并不多见的正面描写上海市

民团体积极支持抗战以及少部分国人

的沦落投敌题材的小说。 尽管 《双尾

蝎》 在描写战争方面文学手法稍显粗

疏简略， 但在展现历史真实、 尤其是

描写上海市民阶层对战争之反应方面

令人印象深刻 。 其 中 尤 为 突 出 者 有

三， 一是当时士兵的英勇无畏； 二是

汉奸的叛国无耻； 三是市民阶级的同

仇敌忾。 《双尾蝎》 大概第一次将两

个留学里昂的归国留学生， 描写成为

分属于两个不同阵营的对手： 一个是

爱国者， 一个是叛国投敌者。 而杨明

辉放弃大学教授职位、 投身于抗敌阵

营， 并最终投身于抗日义勇军， 这一

故事尽管属于小说想象虚构， 读起来

甚至亦不免生硬， 但在国仇家恨的交

叉叙事之中， 亦有其自然的情感逻辑

与历史逻辑。 《双尾蝎》 亦就此而成

为一部走出了纯粹的知识分子生活局

限的抗战叙事文本， 这在全面抗战才

刚 刚 展 开 的 1937 年 是 颇 为 难 得

的———《双尾蝎》 的第一、 第二两部

分在 1937 年的 10 月即已完稿。

三

十多年前， 我开始关注当年的里

昂中法大学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之间

的关联这一课题。 其中， 至少有两个

事实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是在中法大

学前后四百余位留学生中， 有五十多

位所学专业为文科， 获得博士学位者

亦有二十余位， 其中大多数成为后来

国内法语教育和法国文学翻译研究的

中坚力量， 像张若茗、 曾觉之、 徐仲

年 、 敬隐渔 、 沈宝 基 、 罗 大 冈 、 齐

香、 戴望舒、 李治华、 朱锡侯等； 二

是他们中的不少人也从事文学创作，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菲的创

作成绩， 其中， 法语教育家、 法国文

学翻译家和研究家徐仲年先生在文学

创作方面的成绩， 就长期被忽略。
可能跟我在此方面写过几篇文章

有关， 此次徐大荧先生、 徐昭英女史

商议重新出版 《双 尾 蝎 》 这 部 小 说

时， 希望我能为之代序。 其实我并非

是徐仲年先生在学术研究及文学创作

方面的研究专家， 但作为徐先生文学

作品的一位读者 ， 我 乐 于 为 《双 尾

蝎》 的再版提供一点我自己早前的阅

读心得， 并期待着能有读者从 《双尾

蝎》 的再版开始， 对徐仲年先生以及

当年中法大学的那批留学生———学者

们曾经的学术工作与文学创作予以关

注和重视。

2017 年 7 月中旬于沪上

（《双尾蝎》 将由上海文艺出版

社再版）

特洛伊寻迹
沈 坚

古希腊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中

描述的那场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 战

争， 曾脍炙人口， 引天下无数士子为之

折腰 、 慨叹 。 神话耶 ， 历史耶 ？ 随 着

19 世纪考古发现的重大进展 ， 蒙在故

事上的神秘面纱正渐渐掀开， 人们的目

光也被导向土耳其海岸， 东地中海的达

达尼尔海峡沿线。 特洛伊遗址， 并非子

虚乌有的构拟， 而是实有其地。 由于地

处地中海通往黑海的要冲， 那场战争即

使曾经发生， 也肯定不会如文学想象的

那样是仅为争夺海伦， 而更像是关涉夺

取海峡控制权一类的战略需要吧。
作为一个学史者， 去土耳其旅行，

自然不会错过参访特洛伊。 那天， 我们

一行是从西岸的盖利博卢乘渡船横越达

达尼尔海峡， 沿东岸小亚细亚一侧公路

西南行， 最终抵达遗址的。 特洛伊遗址

的确切位置， 距达达尼尔海峡出口处的

恰纳卡莱海峡已不远。
遗址入口处， 竖立着一座当年好莱

坞拍戏时制作并留赠的木马， 多少显得

煞风景， 不过遗址的其余部分还是保护

得相当完好的， 不动手脚， 原样留存，
原汁原味， 给参观者留下极大的想象余

地。 从遗址区展示的图片、 文字资料可

知， 特洛伊遗址的考古揭露文化层， 前

后竟达九层， 其年代跨度之大， 实非可

期， 从远古青铜时代， 直至罗马时代都

有。 具体说来， 早在公元前 3000 纪—
2000 纪时， 特洛伊一带便是个繁华的文

化中心， 为统辖周边农业社会的首府。
自约公元前 1100 年—公元前 700 年期

间， 曾一度出现衰落， 无人居此。 是战

火的摧残， 还是别有他因？ 在此之后，
希腊移民开始进入， 在希腊化时代和罗

马时代， 此处称伊里昂。 公元前 6 世纪

后， 该地区相继为波斯人、 亚历山大大

帝、 塞琉西王朝、 帕加蒙王朝和罗马人

所统治。 公元前 85 年， 当地曾遭罗马破

坏， 随即由苏拉部分复建， 奥古斯都和

一些帝国皇帝也曾推进过它的恢复。 但

至 4 世纪君士坦丁堡城市崛起， 交通重

心北移后， 伊里昂的影响就益趋低落，
渐至湮没无闻。 中世纪土耳其人统治小

亚细亚后， 此地又更名为希沙立克。
特洛伊遗址拥有多重文化层， 表明

历史上人们似都乐于选择在此定居， 大

约环境优越， 位置显要之故。 遗址的发

掘和确认， 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 这位出生于北德小城的穷

牧师之子， 因童年获赠一部有关特洛伊

大火的历史书籍而痴迷不已， 终生确信

故事的历史真实性。 他在经历人生的诸

多艰辛之后， 曾一度经商致富， 却仍初

心未忘， 弃商治学， 将全部财力、 精力

投 入 考 古 研 究 ， 四 处 参 与 发 掘 活 动 。
1868—1873 年 ， 谢里曼在小 亚 细 亚 的

发掘活动取得成果， 确定了荷马的特洛

伊城遗址 。 1874 年他出版 《古代特洛

伊》 一书， 将其发现公诸于世。 此后，
学界和公众也就接受了他的这一观点。
谢里曼去世后， 他的同事德普菲尔德继

续了他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特洛伊遗址

发掘中获得数千件文物， 多已被送交柏

林博物馆收藏。 进入 20 世纪后， 美国

辛辛那提大学的学者们又加以进一步的

发掘。
走进特洛伊， 整个遗址区， 面积颇

广 ， 游人却不多 ， 处处显得孤 寂 、 静

谧， 可以慢慢去看， 发点思古之幽情，
也不打紧。 遗址入口不远处， 整齐排列

着一堆堆残余的古建筑构件， 柱身、 柱

头、 陶罐、 陶质输水管， 更多的， 则是

随处可见的石砌围墙， 块石成了最主要

的 建 筑 材 料———这 是 当 年 的 宫 殿 或 城

墙， 豪宅或店铺， 民居或剧场， 神庙或

祭坛？ 这一切似乎都在提醒你， 进入一

块文化圣地了， 高兴的话， 或许也可跟

古人聊上几句。
古城的残基 （图①）， 十分 明 显 。

不同时代的堆积层， 尽管相当丰厚， 但

裸露的部分仍不少， 无不散溢着重要的

文化讯息， 引起考古学家的浓重兴趣。
从对埋藏物的分析可知， 早期的特洛伊

可能是个要塞， 政治统治中心， 有国王

的宅邸。 据推测， 那时特洛伊的居民可

能来自希腊爱琴海沿岸、 基克拉泽斯群

岛、 克里特岛及大陆上小亚细亚一带。
到了第八个文化层时期， 开始出现了最

初的希腊移民地。 叠压在上的第九个时

期自然最为晚近， 一般认为就是希腊化

时代和罗马时代， 称作伊里昂的那一时

期。 遗址区的个别地段， 为了清楚标示

这样的考古文化分层， 也颇具眼光地明

确标上了拉丁数字的一二三， 以向非专

业的大多数参观者普及一点考古常识，
这是很可瞩目的理念。

我们看到， 一些当年可能为民居的

房屋内墙， 涂有一层红泥， 跟现今某些

乡村地区依旧可见的习惯几乎无异。 而

豪宅风范也往往显而易见， 譬如， 我们

看到一处依地势建于高台地上的豪宅遗

迹， 连带着精心铺筑的宽敞下坡石道，
应为当年院内马车的出行之路。 遗址管

理部门给游客提供的复原图上， 便清晰

展露了这当年的样貌， 显得十分气派，
与周邻普通民居适成鲜明的对比。 在当

时的特洛伊， 平民和富豪的住宅并存，
业已判然两立。 但同时， 也还有一些城

市市民共同使用的公共建筑， 今人不难

辨识。 例如特洛伊的杀牲祭台 （图②），
那是定期宰杀牲畜、 向神献祭之所， 这

种献祭的圣所在古代社会常是不可或缺

的。 此处的祭台为正方形高石台， 祭品

置于其上， 一侧还有圆形水井， 长方形

杀牲台。 宗教祭拜活动， 对当时的城市

市民来说， 无一例外， 都会参与的。 还

有神庙， 也是众人会聚的地方。 从尚存

的圆形立柱残部、 柱础和倒地的石柱断

片来看， 当初这里的神庙尽管不大， 还

是有模有样的。 特洛伊如同那些典型的

希腊城市一样， 也有通过议事会的讨论

和争辩来决定城市重大事务的传统。 我

们看到的特洛伊议事会建筑 （图③），
是一处半圆形的石结构建筑， 有层层石

阶， 类似希腊露天剧场， 只不过仅七八

层台阶， 不高。 这样的规模和范围， 实

难容下全城市民观剧竞技， 但城市精英

若开个会议议事， 却也足矣。
早先一说特洛伊， 总离不开战争，

希腊大军的战舰一直抵及特洛伊城下，
耍弄木马计留下的那个藏了伏兵的大玩

具， 也是海上载来的。 所以， 印象里的

特洛伊城似乎紧靠大海， 蔚蓝色的海洋

岸线直逼城墙， 给两军对阵的战场也没

留太多空间。 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那部

好莱坞特洛伊大片的外景选择或制作，
也是按的这一思路。 然而， 真到特洛伊

实地看了， 却已不是那么回事。 如今的

海岸线， 早已退到七八公里以外的视线

尽头， 三千年来沧海桑田般的巨变， 使

得海岸线已远离当年的特洛伊城。 坐在

废弃的古城残墟上， 抬眼眺望达达尼尔

海峡波光粼粼的水色， 竟难于复见， 已

是那么渺远， 那么不可思议了。 念天地

之悠悠 ， 感时空之渺渺 ， 从 神 话 到 现

实， 亏得谢里曼啊！

1948 年 《春梦集》 初版

③

①


